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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华夏文明史，

刻在武梁祠画像中

  □ 石念军

  位于济宁市嘉祥县的武氏祠，现存有国
内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汉碑以及汉画像
石群。近日，央视《新闻联播》点赞济宁武
氏祠，称其为“石刻上的华夏文明”，山东
丰富的石刻文化资源再次引发关注。
  作为石刻文化的重镇，山东不仅有数量
居全国首位的秦汉碑刻，而且类型丰富、规
模庞大、水平卓越。泰山岱庙，《李斯刻
石》以残存的“9个半”字，实证2000多年前的
封禅历史；曲阜孔庙，两千年前的《乙瑛碑》记
录了汉代尊孔盛典；经石峪里，逾千平方米的
花岗岩溪床上镌刻的整部《金刚经》，以“大字
鼻祖”名扬世界；莱州云峰山上，郑道昭的《郑
文公碑》开创魏碑新风……
  这些承载着厚重历史与艺术价值的瑰宝
如一部部“石头百科全书”，是齐鲁文化的
历史印证，也封存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
从这个角度讲，武氏祠被关注不仅是武氏祠
的幸事，更为推动山东石刻文化加速融入当

下创造有利契机———
  科技赋能，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让石刻
“活起来”。设想一下，通过手机App扫描
一块古碑，屏幕上立刻浮现出清晰的释文、
生动的历史背景动画，甚至能听到专业学者
的深度解读。眼下，这种“智慧导览”正在
成为现实。山东博物馆馆藏石刻文物数字化
保护与利用项目，通过对馆藏画像石、碑
刻、圆雕石刻等各类石刻文物进行三维、二
维数据扫描，利用新技术、新方法对数字化
的文物数据进行创新性的研究与利用。如精
选珍贵石刻文物制作数字拓片，建立馆藏汉
画像石的内容主题素材库，制作动画视频，
对长清大街汉画像石墓进行数字虚拟复原，
复原作品已经应用在“汉画 汉风 汉魂—
山东汉画像石艺术展”的多媒体展示中。
  内容创新，深度挖掘石刻文物背后的故
事，以多元内容形式提升传播效果。石头本
身没有感情，但那些文字和画面无一不是鲜
活的历史和炽热的情感。当前，已经有越来越
多的文博单位和文化机构，注重文物题材的

舞台演绎和数字化传播。央视《典籍里的中
国》《简牍探中华》《帛书传奇》等文化节目，通过
话剧、舞台剧等形式，讲述史料典籍背后的故
事——— 帝王的雄心、书家的痴情、工匠的巧思、
古人的悲欢等活灵活现。我们完全可以借鉴这
一思路，将泰山经石峪的千年沧桑、郑道昭父子
在云峰山的艺术追求、武氏祠画像石描绘的汉
代生活长卷等打造为形象生动的内容IP。
  文旅融合，设计主题鲜明的“山东石刻
文化之旅”，将散落的“珍珠”串联成链。
“书法朝圣之旅”可以串联泰山（经石
峪）、莱州云峰山（郑文公碑）、平度天柱
山（郑文公上碑）、曲阜（汉魏碑刻），让
书法爱好者一路追寻书体演变的足迹；“汉
画像石探秘之旅”可贯通济宁（武氏祠）、
枣庄（汉画像石馆）、临沂（吴白庄汉墓、
银雀山汉简），揭开汉代社会生活的神秘面
纱。摒弃走马观花、引入深度体验，还可以
推出拓片制作体验，感受墨香与石韵的交
融；利用VR技术“化身”古代工匠，体验
在坚硬山岩上錾刻的艰辛与智慧，这都有助

于山东石刻文化的出圈。
  融入当下，丰富石刻文化的时代价值。
文化影响力的根本在于对当下生活的滋养与
影响。山东石刻中蕴含的书法艺术、精美纹
饰、历史故事，是取之不尽的创意源泉。记者
日前到泰山·东岳山居调研，其主理人谢云燕
正在尝试将泰山石刻元素融入文创产品的设
计与研发，各种手串和挂件受到粉丝的好评。
是不是可以借鉴“故宫猫”“敦煌飞天”等IP样
本，为泰山石刻或武氏祠画像石打造系列文
创产品？开发系列绘本、动画短片甚至轻游
戏，让青少年在趣味中接触传统文化。
  多元传播，拥抱新媒体扩大影响面。信
息爆炸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可以
邀请文化学者、书法名家、文博达人，在商
业平台制作系列短视频，激发公众尤其是年
轻人“我为家乡石刻代言”的参与热情。
  让沉默的石刻瑰宝“活”起来、“火”起来。
相信随着多方力量的协同助力，这些镌刻在
大地上的齐鲁文明史，一定能成为每一个山
东人文化自信的底气，散发出独特光芒。

让“石上史诗”融入时代洪流

  黄易（1744—1802）
  原本《紫云山探
碑图》

　　□ 本报记者 卢昱
　  　本报实习生 杨海晴

　　武梁祠本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147
年），乃武氏兄弟为其母造阙。二子武梁于元嘉

元年病逝，子孙为之“前设坛墠，后建祠堂”。
经过三代人二十余年慎终追远的匠心构

建，它成为世人瞩目的艺术珍品库藏。
　　黄易深知，金石不仅是文物，更
是文化的密码。它连接着过去与
现在，书法、训诂、历史、礼制，皆
可从中窥见端倪。
　　黄易开始命工精拓画像
与题字，广赠同好。文人争相
索要拓片，互赠交流，甚至成
为身份的象征。内阁中书潘有
为曾写信给黄易说：“可知金
石亦时尚也，呵呵！”
　　“武梁祠”这一文化符号，
也由此飞往全国各地。
　　当时的大书法家、金石学家

翁方纲收到拓片后，欣喜若狂，提
笔赋诗，并遗憾自己未能亲临其

境。此后，钱大昕、王昶、桂馥、王念孙、
阮元、瞿中溶等学者在新拓本的基础上，

从文字、声韵、名物、历史、艺术等各个角度，
考证碑文、分析字体、比对史实。
　　钱大昕通过榜题中的“范且”二字，指出战
国秦汉时期以“且”为名者甚多，如穰且、豫且、
夏无且、龙且，或加“隹”，如范雎、唐雎，文殊而
音不殊。但胡三省注《资治通鉴》将范雎之“雎”
注音为“虽”，显然是误“雎”为“睢”。
　　瞿中溶则从艺术角度出发，称这些画像“人
物动作之间皆有神气，后代画师盖无能出其范
围者”，是中国画学的宗祖之作。道光五年（1825
年），他更是荟萃平昔所记，成《汉武梁祠堂石刻
画像考》六卷，在深入考证的基础上，特别指出
武梁祠堂画像所刻古来帝王圣贤及孝子忠臣、
烈士节妇故事，目的是教诫子孙，与汉代明堂、
宫殿壁画有着相当的一致性：今观《武梁祠堂画
像》，每与《天问》及灵光、景福二殿赋合，而帝王
下及亡国之夏桀，又与孔子所睹明堂像合。
　　多年以后，当黄易站在武梁祠前，抚摸着冰
冷的石刻，心中一阵暖意袭来。
　　他知道，自己不只是一个官员，还是一个让
古老文明重现人间的读书人，更是名实相副的
碑痴。
　　在他心里，难得碑痴即大痴，生平快事聚
于斯。
　　“除了对汉代武氏祠石刻的发掘、复原与保
护，黄易对石刻做了大量的分区域的实地调查，
勘查记录原石情况，升碑、洗碑、拓碑，并写访碑
日记将调查的全过程如实记下，为编目和考证
积累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与其他画家的访碑、读
碑图不同的是，他画的是完全纪实的科学图谱
式的。他将家藏宋拓汉石经残石、武梁祠画像及
榜题、魏元丕碑、范式碑和成阳灵台碑、朱龟碑、
谯敏碑、赵君碑、王稚子阙、祀三公山碑拓本双
钩后印成《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促进交流。”故
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施安昌认为。
　　施安昌还指出，黄易金石考古活动的独到
之处：即文献、碑拓研究与原地实物调查并重；
古物发掘、复原与保护陈列并重；搜求碑拓善本
与钩摹刊布并重。和同时代的学者来比，他确有
更多的求本溯源的科学精神和集古为公的公益
观念。在他去世后一百多年，近代考古学与博物
馆事业才相继传入我国并蓬勃发展。追思黄易
开风气之先的贡献，令人钦佩。若称金石家，不
足，称金石考古学家则宜。
　　1915年末，鲁迅从北平图书馆分馆借回黄
易的《小蓬莱阁金石文字》，影写自藏本的缺页。
当时，鲁迅抄碑、校书所参考的诸多金石学古
籍，都论及武梁祠。为此，鲁迅还画出全山东碑
刻所在地，绘山东嘉祥县图，以及武梁祠石刻全
图。如此得来数百张武梁祠、嘉祥及山东他处的
石画像拓片，大抵都是鲁迅居留北平时期所得。
此后，“武梁祠”不断出现在鲁迅的精神版图中。
　　武梁祠石像多有车骑出行场面，反映了汉
人对自己作为世界一等大国国力的自豪感，也
就是鲁迅所赞赏的“汉唐魄力”的折射。汉画像
也是一面镜子，照见鲁迅的一种心愿，魂牵梦萦
于东方美之生命的复兴。
　　而今，紫云山下，武梁祠静静伫立，向世人
讲述独家记忆——— 关于一位文人，在那个秋天，
悄悄唤醒自己的故事。

　　次年仲春，大地解冻，黄易和好友重返紫
云山。
　　这一次，他们又有新发现：武梁石室后东北
一石室，计七石；一石室画像，十四石；祥瑞图残
石三。这三种为前人载籍所未有，黄易名之曰
《武氏前石室画像》《武氏后石室画像》与《武氏
祠祥瑞图》。在距离发现地一二里之外，黄易又
得画像二石，因无题字，难以确定为何室之物。
　　其中，《武氏后石室画像》的一百六十余字
隶书，风格竟与著名的《曹全碑》极为相似。《曹
全碑》明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郃阳，清初周亮工

（1612—1672）称之为“天留汉隶一线”，明末清初
的隶书名家无不夺胎于此。黄易激动不已，亲自
批校拓本，送给翁方纲、钱大昕等学者研究。
　　黄易还请人将这次探碑的过程画成《紫云
山探碑图》，请好友李东琪题字“奇文共欣
赏”。他在画款中写道：“乾隆丁未二月十有
八日，与李铁桥、李梅村、南明高至嘉祥扪汉
武氏诸碑刻，欢赏竟日而还，为图记之。”
　　这不仅是一次考古发现，更是一场穿越时
空的文化奇旅。
　　黄易并未满足于“二三同志饱嗜好于一
时”，他看到那些散落荒野的碑刻，日晒雨
淋，无人问津，牧童樵夫亦不知珍惜，若不及
时加以保护，恐怕将再次湮没于历史尘埃中。
这些古物因他而重见天日，若置之不顾，未免
有负古人的一片苦心。于是，将它们复原并妥
善保存，便成了黄易肩上义不容辞的责任。
　　由于其中石刻与孔子有着密切关联，黄易
遂将尤具价值的《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移至济
宁州学，以供学子瞻仰研习。至于《武斑碑》等其
余碑刻，本拟与《武荣碑》一同立于学宫之内，然
石材质地厚重、体量庞大，长途迁徙殊为不易。
经与好友反复商议，黄易最终决意因地制宜，在
原址之上创建祠堂，使诸碑石得以安身，历久长
存。如此一来，不仅可令古物延其寿命，亦能使
人知其珍贵，从而生敬慎爱惜之心。
　　1787年六月，武梁祠开始兴工，直到1794年才
完成。由于黄河泛滥，汉人建造石室、石阙之地早
已淤高，有些碑石长年沉埋土中。黄易在复建武梁
祠时，决定平治地基数尺，让所有碑刻重见天日。
　　苦心人，天不负。《武氏左石室画像》便
是1789年7月平治祠基时所得，督工建祠的工
匠在题识中记录，一共续得十石，隶书106
字，为古人所未见者。这些发现再一次减少了
可能的缺失，而使得武梁祠的复原成为可能。
　　黄易站在新建成的祠堂前，望着那些熟悉
的画像与文字，仿佛听见千年前的凿刀声仍在
山谷回荡。

  □ 大众新闻记者 张九龙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随着舞台中央
的长卷缓缓展开，来自汉代的《孔子见老子》图徐
徐呈现在世人面前。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张图的原
型正是来自武梁祠画像。

一一部部刻刻在在石石头头上上的的《《史史记记》》

  东汉晚期，世代为官的武氏家族，看中了嘉祥
县城南10公里处武翟山北麓的风水宝地，在此修
建家族墓地。武氏墓群包含至少三座祠堂以及墓
室、石碑、石阙、石狮。“武梁祠是唯一一个可以确
定墓主人身份的祠堂，是历史文献最早记录的祠
堂，同时也是整个武氏祠的精华与核心，后世学者
常用武梁祠来代指整个武氏祠。”武氏墓群石刻博
物馆馆长朱卫华表示。
  汉代石祠堂形似房屋却无门扉，是子孙后代祭
祀、追思祖先的场所。随着庄园经济的盛行和东汉举
孝廉制度实施，画像石作为孝道思想的一种体现，逐
渐由墓内转移到地上祠堂，雕刻技法达到鼎盛。
  武梁祠屋顶、内壁上刻满了画像，数量众多、
雕刻精美，全国罕见。从雕刻技法上看，它继承三
代钟鼎玉器雕刻之工，开创两晋唐宋绘画之先河。

“在世界艺术史上，武梁祠和帕特农神庙、蒙娜丽
莎相提并论，是标志性范例。”北京大学艺术学院
教授郑岩认为。
  从题材内容看，武梁祠画像可大致分为神话
传说、经史故事、现世生活三种类型。
  神话传说部分瑰丽精彩，主要包括人类始祖
伏羲、女娲，西王母、东王公等仙界领袖及远古君
王，天界水府“自然神灵”，龙凤图腾、仙人出行及

“四方神灵”，各种奇禽异兽、祥瑞灵异等。这类内
容通常刻在石祠山墙的顶部。
  经史故事部分内容最为丰富，占据面积最大。
主要包括圣贤名臣故事，如周公辅成王、孔子见老
子；刺客故事，如荆轲刺秦王；孝子贤孙，如曾子、
闵子骞、孝孙原谷等；义士善人、贞妇烈女。旁边还
有针对所刻人物的题铭和赞语。
  现世社会生活部分逼真翔实，主要包括车马
出行、人物聚会、谒见讲经的场面；庖厨宴饮、切割
屠宰、汲水和其他生活图景；狩猎捕鱼的劳动场
面；乐舞百戏、杂技棋艺、武术格斗等场景；军事战
争场面；楼阁、亭台、阙桥等建筑物。这类图像位于
祠堂中心后壁的明显之处，是汉代政治、经济、文
化等领域真实情况的集中展示。
  与编撰史书的文人不同，画像石的作者都是
基层工匠。和司马迁、班固一样，他们也生活在汉
代，他们或许不识字，也不会书写，但会以图画的
形式，记录和描绘汉代的形象。武梁祠画像和文字
一样，异曲同工，是汉代历史的记录。“较之文字的
概括和抽象，汉画像石更直观、更具象，较之实物，
汉画像石有动作、有表情、有场面、有背景。这些图
画形象，是另一种历史的撰写方式，是庶民百姓对
身边事物的图画记录，是对他们所了解的过往历
史的形象描绘。这是图画的历史。”山东工艺美术
学院图像研究所所长张从军表示。
  更为难得的是，这些图像之中，有些是现存最
早的，有些是现存最完整的，极具唯一性和稀缺
性。所以，武梁祠的许多画像已成为中国古代艺术
的标志性图案。比如，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的黄帝
像、联合国水利馆中的大禹塑像、中学历史教科书
中的伏羲女娲、荆轲刺秦王等，均取材其中。
  值得一提的是，如今武氏墓群石刻博物馆的
阙室里面，还保存着3个中国之最：一对石狮子，是
目前中国历史上有文献记载的、雕刻成型且有确
切纪年的最早的石狮子；两块汉碑，是目前中国发
现的最早的汉碑；还有一个是目前保存在中华大
地上最为完整的一组石质结构的子母双阙。

绕绕不不开开的的艺艺术术史史高高峰峰

  武梁祠画像石因其刻石年代早，且有画像和铭
文互为表里、相得益彰，很早就吸引了学者的目光。
  有关武梁祠的研究可追溯到宋代，见于北宋
欧阳修《集古录》和赵明诚《金石录》中。至南宋，洪
适在其《隶续》中对武梁祠进行了较为完备的记
述，并将其命名为“武梁祠堂画像”，由此构成了第
一拨武梁祠的研究高峰。如今，在故宫博物院，还
收藏着一件《宋拓武梁祠画像册》。
  宋廷为抵御金人，开决黄河大堤，导致嘉祥一
带河水泛滥，武梁祠掩埋地下，逐渐被人遗忘。直
到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运河河官黄易途经
嘉祥，查阅县志时发现一段关于石刻的记载。黄易
好古，尤谙金石，随即前往。他分析认为，石刻并非
汉太子墓，而是已经消失许久的武梁祠，并组织进
行清理和保护。随后，瞿中溶、翁方纲等学者都对
武梁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丰硕成果。
  进入20世纪，罗振玉、严复、康有为、鲁迅等也参
与对武梁祠的研究，并由传统金石学的考据释读转
向文化史、艺术史等领域。严复借由研究武梁祠画
像，提出将中国艺术置于世界舞台上进行中西比较，
结合西方思想，以新的观念和视角审视中国艺术和
文化。鲁迅喜爱收藏汉画像石拓片，而武梁祠画像拓
片正是他所有汉画像石拓片中收藏最多的。
  此前，一些古董商从武梁祠画像图片中发现
了商机，大量拓印贩卖，武梁祠画像为中外收藏家
熟知，并流传到海外，引起国外学者的关注。法国
汉学家沙畹于1891年和1907年两次访问了武梁祠，
他发表的文章成为西方研究东方文化的学术经典
之一。日本考古学家关野贞和大村西崖也于1907
年造访了武梁祠，其研究在日学术界引起了轰动。
  面积仅有3平方米的武梁祠，至今仍是国际汉
学的研究热点。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先后开设
了相关研究机构。2005年4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
美术馆举办了一场有关汉代武梁祠的专题展览，
出版了一本六百多页的图录，并组织国际学术研
讨会，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参与讨论。正如芝加哥
大学教授巫鸿所说：“武梁祠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
了这个小小祠堂本身所限定的范围。可以说，对它
的研究已使它变成各种相互补充或对立的理论及
方法论之间的竞技场。”

金石亦时尚

复原武梁祠

访得武氏碑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农历八月中旬。
　　夏日的暑气尚未散尽，空气中弥漫着泥土
与河水混合的气息。42岁的新任卫河通判黄
易，正在从开封返回济宁的路上。
　　自1778年开始，老家浙江钱塘的黄易一直
在东河总督担任幕府。这一选择与家族治黄的
履历有关，他的父亲黄树榖写过专门的著作
《河防私议》，黄易则“取其法，悉心讲求”。在友
人的描述中，黄易虽矩步蹒跚，但说话清高刚
直，行事颇有大义。他通晓水利，是一位干练的
河道官员，为历任上司所倚重。
　　当时，两河是朝廷的命脉之一。自雍正七
年（1729年）以降，设北河、东河、南河（江南）三
总督，分驻天津、济宁与淮安，以保证黄淮安澜
与运河通畅。东河总督总理山东、河南段黄、运
两河事务，并为附属的河流、湖泊、闸座、泉源
等水利设施负责，每年冬季，要四处勘察河干，
并在春季完成“岁修”，包括挑浚河道与修防工
程；而伏秋大汛时，则要主持河防事务。济宁地
势起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水源不足，水位也
不平衡，加之黄运交汇、黄泛冲淤等情况，这段
运道的开挖与运营十分艰难。
　　此时的黄易，刚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河堤抢
护，心中仍残留着洪水咆哮的回响。悬河自古多
凶险，在次年给友人陈灿的信中，黄易写道：“弟
客岁夏秋在豫，值河防异常危险，竭蹶不遑。”豫
省河工自七月中旬以后屡次告急，朝廷收到河
南山东河道总督兰第锡等人的奏报：“豫省新堤
各工在在危险，竭力抢护。”除了兰第锡，河南巡
抚毕沅此际也督率员弁，奋力抢护。直到二十一
日，节逾白露，水势才得以控制，工程渐趋平稳。
　　“大人，前方就是嘉祥县城了。”随从轻声
提醒。
　　黄易点了点头，和随从穿越热闹的县城，
到县署稍事停留。他翻出书架上陈列的《嘉祥
县志》，目光扫过一行字：“县南三十里紫云山
西汉太子墓石享堂三座，久没土中，不尽者三
尺，石壁刻伏羲以来祥瑞及古忠孝人物，极纤
巧。汉碑一通，文字不可辨……”
  县志记载这块碑刻时，特别指出“中有一
孔”，黄易随即意识到，碑既有穿，必是古物，便
遣人前往椎拓。由于此碑数十年前被当地人从
坑中拽出，横于道旁，因此没费太大的周折，这
个月的二十三日，黄易便得到了拓片。碑乃圭
形，额曰“敦煌长史武君之碑”，即武斑碑，碑额
与碑文都是隶书，不过漫漶殊甚。
　　识读完拓片后，黄易心头一震：这不是西
汉太子墓，而是东汉建和元年（147年）所立的
一块古碑。
　　此时，黄易在脑海里打捞出一系列线索，他
首先联想到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金石录》中
所写：“右《汉武氏石室画像》五卷。武氏有数墓，
在今济州任城。墓前有石室，四壁刻古圣贤画
像，小字八分书题记姓名，往往为赞于其上，文
词古雅，字画遒劲可喜，故尽录之，以资博览。”
　　嘉祥，为古任城地，与赵氏之说契合。南宋
金石学家洪适则将这些画像更精确地命名为
《武梁祠堂画像》，并摹刻了画像与题赞。在当
时，武梁祠画像只有拓本流传，赵、洪二人都未
曾真正到访过这个祠堂，故洪适为武梁祠定名
之后，自信地声称：“后之人身履其壤，会能因
斯言以求是。”
　　因缘际会，“后之人”黄易接力而行。早在
十几年前，黄易曾在扬州秋声馆观摩过《唐拓
武梁祠画像》，觉古香可爱，为之心醉。此时，他
心中的金石种子正在萌芽。
　　拿到拓片后，黄易挑了个清凉天，邀好友
李东琪、李克正、南正炎奔赴嘉祥。一行人顺着
百姓指引，来到紫云山下，从向导那里询知山
名“武宅”，又曰“武翟”。由于代代河徙填淤，建
造于汉代的祠堂早已七零八落，得益于汉太子
墓的讹传，加上雕石工巧，土人将之当作皇陵，
故即便碑石纵横，却历久不毁。
　　在当地人的指引下，黄易和好友开始清理
荒草、挖掘泥土。很快，《武梁祠堂画像》三石、
《孔子见老子画像》一石、武氏祠双阙相继出
土。这些连同先前发现的《武斑碑》，都曾为赵、
洪二家著录。
　　当年冬日，黄易给杭州友人何梦华写信，
谈及此次访碑收获：“此间汉魏六朝碑帖埋没
于土中者极夥，仅访得武氏碑三种，不足尽兴，
其他已差人各处去搜矣。先拓三种呈教，余俟
搜得后即拓奉清赏也。”


